本檔案未經整理
教友如何運用傳播工具                                                         蕭曉玲

這個時代是一個傳播的時代。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裏面，沒有一樣不跟傳播發生關係。昨天晚上，我躺在牀上看了徐志摩的一篇散文，他寫得很有意思。他說：「有一段時間他住在鄉下，他看到一個鄉下人，肩頭挑了一個擔子，走到一個亭子的時候，把那個擔子放下來，擦一把汗，然後又挑起那個擔子走。他覺得：在現代文明的時代裏面，最值得憐憫的是現代人—— 一個文明人，只有那些生活在樸實，不被污染生活環境的鄉下人，才真正的是人」。這是徐志摩在三、四十年前所寫的一篇文章。可是在現在我們根本不知道誰是鄉下人，誰又是城裏人。沒有所謂的鄉下人，城裏人，因為大眾傳播工具已經把鄉村、城市變成—— 一體了。即使是最簡單的廣告，它都是一個最好的傳播，否則我們不會曉得什麼叫『凍凍果』，什麼叫『旺旺仙貝』，還以為是狗吃的食物。
另外我要講到，一個基督徒，他對於傳播媒體的認識。因為它是非常好用的工具，你認識了它以後，你才知道怎麼樣去用它。我記得我在高中的時候，曾經有人跟我說：「電影跟電視是引人犯罪的東西，裏面有暴力、有色情，一個好的基督徒不可以看電影看電視。」那個時候我有一年沒有去看電影，就覺得我自己戰勝了想要去做壞事的慾望。後來等我長大了以後，我覺得那實在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為什麼基督徒不可以看電視、看電影！
在使用任何東西之前你必須了解它。你了解了它以後，才會知道它有什麼好處，它有什麼壞處，
它有什麼樣的吸引力。當你完全了解它以後，你就會曉得該怎麼樣去用它，而使它能夠發揮功能。即使是一個不好的東西，你都能使它變成好的。記得我曾經看過一本書叫「彈簧刀與十字架」是一個牧師寫的，他的工作場地就是在紐約風化區，他把教堂設在所有妓院的附近，在那裏開始他救人靈魂的工作。所以無論你在那裏，無論你用一個什麼東西，你只要會善於利用它，知道怎麼用它、它就會變成好的。
現在我們來談廣播節目的特性。廣播節目的特性其實和聲音的特性有密切的關係。我想每一個人都有一面工作，一面聽廣播的經驗，我們坐在計程車裏的時候，計程車司機多半開著收音機。我們一面工作、一面聽收音機。可以寫東西，可以看書、可以看報。這個就是一個廣播的特性。因為收聽節目，不會耽誤你手邊的工作。也因為它有這個特性，所以我們可以注意一下我們的廣播節目。如果每一天你很存心去聽廣播，你可以每個收音機轉一轉聽一下。你會發覺現在廣播節目音樂的份量愈來愈重了。就是連中廣的新聞網，除了在每三十分鐘、或每一個鐘頭，有一個新聞，或者是重要新聞的挿播之外，其他的時間通通是音樂。現在所有的節目，它的娛樂性愈來愈高，而不是一個知識性的報導。因為現代是個知識爆炸的時代，每一個角落都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識。所以當你在輕鬆下來的時候，你在工作的時候，你很希望一個軟性的東西、在你的耳邊，而不要一個那麼硬的東西到你心裏來。
廣播節目的內容方面，除了像對大陸廣播。因為大陸上的聽眾，希望聽到的「話」要愈多愈好而不要聽音樂，因為他們實在太需要知道外面世界的事情。所以當我在做為大陸廣播的時候，覺得很累。因為二十分鐘的節目，要播音十七、十八分鐘，每段音樂只有三十秒鐘，過場，我必須不停的說。這在台灣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現象。如果你們注意一下，晚上李季準的感性時間，他說 ： 「在每一個人的生命中，路都有著不同的波折，而這些波折，就能夠撞擊出你生命的火花。」他就像是說一句箴言一樣，一個字、一個字的講清清楚楚地告訴你，他不會講一大篇像聊天一樣地告訴你。現在傳播的型式，因着人們需要的不同，它開始有了改變。
今天早上古神父告訴我：「昨天晚上的節目廣播比較好聽，你可以想很多事情。」的確，廣播給人很多創造想像力的一個領域。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曾經做過一個統計，他們把很多小孩找來，問小孩們：「廣播好看？還是電視好看？」他們用了「好看」這二個字。小孩子不能分辨廣播是不是可以看的，他們沒有這種分辨的能力。結果得出來的答案將近百分之六十的小孩子認為廣播好看。他們很奇怪的問小孩們廣播為什麼好看。小孩子們的解釋很有趣，他們把聽到的故事都描繪出來了。這是為什麼，因為當他聽的時候他看到了畫面，這畫面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腦、用心靈看的。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小時候我很愛聽小說選播，那個時候，我每天聽紅樓夢，雖然那時候很小聽不懂，可是我很喜歡聽林黛玉很可憐、很軟的聲音；很喜歡當賈寶玉那種讓人生氣、那種不男不女的聲音；聽了以後我想像林黛玉、賈寶玉應該長什麼樣子。後來等「紅樓夢」電影上演的時候，我去看了，但我看了很生氣。因為它不是我想的林黛玉，也不是我想的賈寶玉，他們不是那個樣子的。還有一個電影叫「基度山恩仇記」，記得我讀初中時迷上了這本書，電影是李察張伯倫演主角，我看了，回來也很生氣。雖然我很喜歡男主角，可是卻沒有把那個故事演出來。為什麼我生氣，因為我從我的想像裏已經創造了我的畫面，甚至整個電影在我心裏已經演過了，可是電影演的卻不是我想的，我就不喜歡它。在英國BBC有一個廣播節目叫：「空中教堂」。聽那個廣播節目之後我覺得它給了我一個非常美麗的教堂。可是他完全藉著神父的聲音加上管風琴，給人家一種感覺，認為神父是在一個很大很大的教堂裏講道，又用管風琴的聲音、用詩歌的聲音、用誦經的聲音，給我的感覺那個教堂一定非常大、非常深、非常遠。而事實它只是一個很小的發音室、一個錄音室。它用了很多廣播技巧，用神父的聲音、用了許多的音樂，把整個教堂襯托出來了。這就是經驗，加上了想像。它創造了一個想像的空間。廣播有另外的一個特性，就是孤獨時候的陪伴。
我們現在回憶一下，也許有人沒有這個回憶，我也沒有這個回憶，但是我從電影上我看到了這個畫面。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候的畫面。請想像一下，如果一個家庭裏只有一部收音機，會有什麼樣的畫面出現。有沒有人有這種畫面？我記得很清楚有部電影叫『安妮少女日記』，其中有一幕：在一個閣樓裏，他們有一架收音機，他們很渴望地想知道，外面的戰情到底怎麼樣？那一部小小的收音機旁邊圍了二十幾人。記得我小的時候我們家聽廣播劇是每一個禮拜天晚上必須要做的事情，我們全家人都坐在收音機旁邊。還有一個畫面，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時，一間酒館裏有一部收音機，每一個人手上端著一杯酒或啤酒，就坐在那裏聽收音機。一個收音機就變成了群眾集會的地方。因為那個時候收音機很少。可是現在我自己卻擁有三部收音機。現在收音機又有很多種型式，其中有一種我叫它「睜耳聾子」即隨身聽。它只屬於一個人，使你聽不見外面聲音。你在人群中你把耳機一戴，你就變成一個人了。所以現在的收音機變成了一個孤獨時候的陪伴，變成屬於「我的」了。也因為這種關係使廣播的型態要改變了。人愈來愈孤獨，以前聽收音機是一群人在聽，而現在聽收音機是你自己一個人在聽。曾經有一段時間是我一個人住在一個地方，我只要一回去就把我的收音機、電視、唱機全打開，因為我要一屋子的聲音，我不管它好不好聽，一屋子的聲音，讓我覺得不是一個人，而是有一屋子的人。人必須要聽人的聲音，不管電腦有多發達，人還是必須碰到人、聽到人的聲音，因此也改變了廣播的領域。那什麼叫好的廣播？一個好的廣播就是能真正的抓到聽眾的需要。所以一個真正好的廣播，它的播音員，並不是對著大家說話，而是對著一個人，他一定很清楚地讓大家了解：我是在對你說話。人的心理是很奇怪的，我只要你跟我一個人說話，不要你跟別人說話，一種獨佔的心理。所以一個好的廣播節目，往往能抓住聽眾的心理——因為，我是在對你說話。讓聽眾感覺我是在眼「你」說的。有二個廣播節目，平安夜、忘憂谷，會讓你有一聽就到心裡的感覺。廣播所造成的想像空間，人獨佔慾望的滿足就是聲音的特性。但也因為時代的改變，它的型態和表現方式，也愈來愈不一樣了。如果說天主教要做一個廣播節目，我們就根據這些特性來發揮它、運用它。
我在這提出一個問題，請你們思想一下，曾經有那個廣播節目使你們很感動，它的內容是什麼？同時播音員的聲音、音樂有什麼特色？這跟現代的廣播、現代的社會有很大的關係。
何謂畫面語言？所謂畫面語言就是把聲音所敘述的具體化。一幅好的圖畫往往可以代替文字，它不需要任何的描述。有一幅畫：一個老人和一隻老象，我不需做任何描述，這畫面所要表達已經很深刻了，這兩者臉上的皺紋所成的對照。而只寫了幾句話：老馴獸師跟他的老友。就這怎麼簡單卻足可以成為一篇文章了。所以一張好圖片，所代表的意義，往往不是你費了很大的時間所能描寫出來的。圖畫語言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語言。在製做幻燈、電視節目的時候，有畫面感與無畫面感有很大的差距，即使做廣播節目也必須要有畫面感。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試過一邊工作、看報、又把電視打開聽連續劇，如果你能只聽不看就知道它在演什麼，那這導播、編劇就該打。因為他忽略了電視語言，電視語言以畫面最重要。如果只聽就能懂，那只需要花少數錢做成廣播劇就可以了，不必去製做昂貴的電視節目。電視是要看的，如果「聽」就懂，那這電視節目就有問題了。現在台灣星期六晚上有個電視節目『三人行』很有意思。美國式的電視節目，和英國式的有很大的差別。美國式的以「聲、色」取勝，完全以表演和誇張的表現。好像每部電影裏總是必須要摔壞一部車，我常笑美國人沒有車拍不成電視、電影。像三人行裏的每個動作，你別看它那麼誇張，每個動作都是導演和演員精心設計的。所以有時候你雖然聽得懂英文台詞，可是你不看畫面往往不知大家在笑什麼。因為他們是用動作、用很多畫面、鏡頭來描述。另外像英國式的電視，其中我最喜歡步步驚魂，製作相當精緻，沒有花什麼錢，也沒有摔幾部車，花的錢少但是完全地運用畫面效果，電視製作效果。我舉一個例子，它常有一個鏡頭，一雙脚在樓梯走蹬……的聲音，這時你整個心理好像被他捉住一樣，他到底要走到那裏？會碰到什麼？他慢慢地一點、一點地走，門嘎嘎的聲音，接著碰！的一聲，你想到底怎麼了？鏡頭又轉到一隻貓把花盆弄翻了。如果這時你只聽、不看，你完全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再舉一個例子，前一陣子金馬獎國際參展影片，其中以瑞典柏格曼大師最為有名，他的一部經典之作，裏頭男女主角對話不超過三十句，如果你只看那劇本，真不曉得那片子如何去演，在演什麼？ 我看了一部電影叫「沈默」，不過也的確相當的沈悶。依電影語言來看，他的確是大師！它是不折不扣的經典之作！他把人類心理感受，那種心理無法說出的東西完全以畫面表現出來。非常巧妙地運用鏡頭、畫面、三十句不到的對話，用眼神，動作來表現，絕非憑空想像。這就是畫面語言的特色。
但畫面有時也會限制或稱誤導人的想像力。有的時候我們看到一段文字，我們會製造想像力。我想如果我提出一個地點，大家一定非常喜愛，光名字就非常美。就是法國的凡爾賽宮。大家這時候一定塑造出一個很漂亮的畫面在心裡面。我看過幾次法國電影，尤其是關於「拿破崙情史」之類的電影。宮殿中美女、衛士、大舞會，讓人覺得有生之年一定要到凡爾賽去看看，那裏一定是個讓我很興奮的地方。沒想到去年春天我到了那裏，第一個感覺：啊！這裏就是凡爾賽宮？走到那時，我找不到宮殿大門。我幻想中宮殿大門旁二個侍衛那去了？我幻想著我是位有身分地位的人，我想了很多很多書上、電影中的凡爾賽宮給我的印象，但不是這樣子的呀！感覺上宮殿的門至少和故宮一樣大吧！結果就像台大校門一樣，小小的在一個脚落裏。我想不是呀！該會有另外的大門吧！但它卻是。走到裏面的鏡廳，裏頭空空蕩蕩，除了鏡子外什麼也沒有。究竟怎麼了？跟我想的都不一樣。哦！我想了一下，原來是少了「人」的感覺。沒有了我想像中盛裝打扮的人和氣氛。所以那些電影、文字讓我創造了一個畫面，也誤導了我。它給了我一個錯誤的想像。

聲音、畫面的配合：
我先講文字、廣播、電視的畫面感。我前面說過如何創造廣播的畫面感，我不曉得各位覺得廣播的畫面感是什麼，一般的散文，或理論性文字是很不適合於做廣播節目。原因在於它沒有畫面。一個吸引人的廣播通常都有畫面，能創造你想像的空間。能夠創造廣播畫面感的東西是故事。所以在我們寫廣播稿的時候，無論要講多麼深奧的大道理，或者耶穌多愛你，把聖經裏頭的「愛」講了一大堆，但是沒有故事，可能這個愛，人家聽不進去。耶穌是一個很懂得利用傳播理論的人，因為他全部用例子，祂講各式各樣的例子，而且是生活中的例子，若非用生活中的例子，在那個教育不發達、知識水準不高的一群人中，真不曉祂如何來傳福音，來讓人家曉得愛是什麼，信心是什麼。我想祂沒有辦法讓人家懂得。祂說：「生命就像是一顆麥子落在地裏上發芽。」，所以做廣播的時候，如果你有畫面感的感覺的話，你就知道如何來運用一個很可愛的小故事。把你所想講的道理襯托出來。這就是文字、畫面的配合，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聲音跟畫面要做到一個很恰當的配合——聲音是來補足畫面的不足，畫面是呈現聲音所要講的東西。譬如我在做「柯先生與紀小姐」這節目的時候，如果我這時候愚蠢的說：這是一盆玫瑰花，這裏有一個茶杯。我相信我的觀眾一定很受不了這樣的節目。我必須讓他們所看到的東西有更深刻的意義。例如我在做「花」那一集的時候，滿田的花，我要告訴觀眾，這些本來需要三個月時間生長的花，可是我們的科學家和農夫用了很多的方法，使它一個月就長大了。所以在電視語言中，不是說這些玫瑰花有粉紅色、白色的和襯托的綠葉。文字是在補足畫面不足，而且給畫面更深刻的意義，而這畫面是要把你的文字襯托出來。文字跟畫面的配合要如何才算是恰當，它是一種藝術。如果說我們把一座白色大理石的雕像，添上金漆，這就不適當了。那大理石雕像，保持原來的樣子，就已經很美。如果把它塗上顏色，就像廟裏頭許多石頭雕像，一雙石獅子，毛塗成金色，尾巴塗成紅色、紅舌頭、黑眼睛。其實已經雕的很美了，塗上了顏色，反而把原來石頭的質感、美感給破壞了。所以當聲音和畫面配合的時候，如何使它恰當，才是最重要的。
一些教育心理學家，他們在研究教育的時候發現，人的學習只有百分之十是聽來的。因為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發現，我們聽到的東西，很快地就忘掉了，但是如果我們聽到的同時，也看到的話，就不太容易忘記。聽和看加起來的學習能力，可達百分之五十，如果再加上做，相信大家會學得更快而不會忘。像現在如果我們用三十分鐘請大家寫五分鐘的廣播稿來描述一下這黑板。如果你很有本事地用五分鐘把黑板說的很生動，讓聽眾覺得黑板怎麼那麼了不起，或者是說這黑板製造有多大的學問，為什麼有綠板、自板、黑板之分，讓大家覺得很有趣味。相信大家絕對不會忘記有一天我們寫了五分鐘有關黑板的廣播稿，以致這節課的內容就不會忘了，因為你聽了、看了也實地做了。

團體和媒體的特性

所謂團體和媒體，就是說這個媒體是給一個團體看的，它不是大眾傳播。像廣播和電視是屬於大眾傳播，它是給不定的對象，你不曉有多少人看，有多少人聽。團體媒體，就有特定的一群人，幻灯節目就是團體媒體。光啟社製作了許多幻灯節目這就是團體媒體。所以節目對象很重要，像給中學生看的節目，絕對不適合給小學生看。所以就要為這群特定對象設計，他們需要什麼？他們的年齡層裏想一些什麼事情？他們的語言是什麼？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做中學生幻灯節目的時候，我們收集了一些中學生俚俗語，我們發覺我們真的很老了，因為那些俚俗語，我們都不知道，像：「唉！」、「哇噸」、「好糗」、「秀一秀」、一些黑話，「哈一管」指抽煙，「來根草」。為了去瞭解他們說些什麼吧，有時候我們偷偷地站在中學生等車的地方去聽，他們在說些什麼？把他們經常對話的方式寫下來，像「我那老頭」指他爸爸。所以在做團體媒體的節目時，因為你有對象的限制，所以你必須針對你的對象去發覺他們要什麼？
團體媒體是給一群人看，所以它就有限制，除了對象的限制，也有目的的限制。做這個節目到底要幹什麼？你要幫助中學生了解自己，了解父母，了解別人。你有了目的的限制。還有時間的控制也很重要。所以必須要注意很多的限制。像一個畫面，停5秒鐘你就可以看清楚一個畫面，如果這個畫面很有意義、很深刻，畫面的力量很強，那停上十秒鐘，就足夠了。如果太久我就不知觀眾的忍耐度有多大。所以要表達的語言就必須在五秒十秒之內說清楚。

電視節目策劃與製作特色

電視節目策劃與製作往往是一群人的工作。第一個觀念應該有的是電視就是金錢，沒有錢就沒有電視，也許大家不知道一個電視的製作要花多少錢。我們看公共電視，常有人說：「英國的節目做的真好，」，但却不知道它要花費多少錢。曾經有一個英國節目叫「蝴蝶」，英國倫敦有一個蝴蝶公園，那個公園裏面四季的溫度都保持跟馬來西亞一樣，而不管倫敦下多大的雪。為了抽掇這集「蝴蝶」，他們真是勞師動眾。當然在倫敦「蝴蝶公園」拍蝴蝶很容易，可是它的鏡頭一下子到馬來西亞，告訴你蝴蝶是怎麼來的。在馬來西亞的一個很偏僻小山谷裏拍蝴蝶在那產卵，蝴蝶的生命史，最後蝴蝶長大後，有很多馬來西亞的小孩子去捕蝴蝶，活的將牠放在信封套裏，然後立刻放在一個箱子裏，箱子的溫度、濕度都在一定的狀況下，箱子馬上送上飛機，從馬來西亞飛十幾個鐘頭到倫敦，箱子立刻送到蝴蝶公園打開，箱子裏的溫度使蝴蝶剛好在睡覺，送到公園，蝴蝶立刻甦醒。如果這節目是用廣播，你們可以創造一個很美的畫面了。但現在用電視表現，你可以想像一組工作人員，從倫敦到馬來西亞，還要停很久等蝴蝶產卵，成毛蟲、成蛹、最後變成蝴蝶，需要多長時間、多少金錢。另外還有一個美國製作的電視節目「Cosmos」宇宙。主持人沙根博士談論相對論，從教室，到愛因斯坦在美國的實驗室，又到英國劍橋大學，一下換一個地方。這是錢把他帶來帶去的。所以做電視節目如果沒有錢就沒有了。
電視工作不是一個人能表現的。而廣播節目，我會寫稿、會播音、懂音樂，只要有一間錄音室，一個人就可以做了。電視節目沒有辦法，它一定是一組人的工作，它要有編劇、策劃、工作人員、攝影師、導播。電視工作是金錢加上一群人材。
電視工作最可貴的就是創意。我們如果看到英國、美國節目就覺得人家為什麼做得這麼好呢？不錯，為什麼人家能，而我們不能？是不是我們的構想有問題？例如有一個節目：放眼看天下，大家都很喜歡看，覺得世界各國風光很美，因為大家沒有去過紐西蘭、南非，隨便一個風光，我們都覺得很美，不錯！羊很美、草很綠。但仔細想，他們有沒有把國民的素養、心靈的感覺提升？例如有一次介紹倫敦，像這是倫敦鐵塔……是很好看。但它沒去探討，當英國不再是「日不落」，而只是三個島的時候，它今天站在那裏的原因是什麼？他的科學為什麼發達？為什麼它還能在國際的政治、經濟、科學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研究他們的風景之餘，我們必須做更深入的探討。這就是一個構想的問題。像英國蝴蝶的構想，我的也可以有這個構想啊！我們可以探討羚羊的故鄉在南非。我們有這個構想，可是我們有沒有錢呢？
沒有錢構想的可行性就降低了，因此如何突破、超越又省錢，所謂少吃草糧的千里馬。這是台灣目前作電視的狀況，像我們常說在光啟社做事的人是不吃草的機器馬，因為必須要有很好的工作能力、好的創意，但必須要用很少的經費、最少的人力來做。並非我們不能做，我們還是可以，在一切的限制當中來做。大眾傳播如果我們能夠抓住它的魅力、影響力的話，我們就能做它們的主人。

本檔案未經整理
